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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铎同志
,

湖 南益 阳人
,

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
,

一九二

O 年到 法 国勤工俭学
,

一九二三年赴广 州学 习军事航空技术
。

一九二五年

十 月被派往苏联空军院校深造
,

参加苏联卫 国战争
,

荣获列宁勋章
、

红旗

勋章等多枚奖章
。

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
。

一九五三年四 月回

到祖 国
,

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职 十一年
,

为培养空 军部 队和航空工业

的骨干人才作 出重 大贡献
,

被授予空 军少将 军街
。

一九六 四年调任江宁大

学党委常委
、

副校长
。 “ 文革 ” 中蒙受 冤屈

,

被监禁七年
。

一九七八年平

反恢复工作
,

任辽宁大学党委副 书记
、

副校长
,

并当选 为辽宁省政协 副主

席
。

因患脑溢血
,

一九八三年十一 月二十 日在沈阳 逝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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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到 上 海

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留法勤 工 俭 学 运

动
,

发展到一九二Q 年底
,

已有一千六
、

七

百人参加
。

这么多人在法 国找工 作 十 分 困

态 何况又连续遭到中法政府的联合压迫
,

因而处境十分险恶
,

这就迫使我们大家为争

取生存权和求学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
。

一九
二一年九月何发生的进 占里 昂中法大学俞斗

争
,

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
。

当初
,

昊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

为名
,

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
一部分

,

筹

建了里昂中法大学
。

但当校舍修缮完毕时
,

他却从国内招收了一批有钱有势 人 家 的 子

氛而拒绝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学
·

针对

这种情况
,

赵
一

世炎
、

蔡和森
、

李维汉
、

陈毅

等同学
,

在 巴黎组织了
“

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

会气决定由各地勤工俭学学生中抽调一批人

组成
“ 先发队

” ,

前去里昂中法大学
,

通过

说理斗争
,

进占该校
。

但是
,

中国驻法公使

馆竟勾结法国当局出动军警
,

强行把我们一

百零四名代表囚禁起来
,

并以
“
过激分子

” 、

“

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
”

等罪名
,

遣送回国
。

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
,

直到十一月二

十三 日才到达上海登岸
,

回到了祖国
。

这 已是隆冬时节
,

寒气逼人
,

朔风刺骨
,

在岸上虽有工商学界的好心人士接待
,

使我

们分别住进了荣升
、

新中和等旅馆
,

但我们

的行 盆衣物已流散在法国各地
,

经济毫无来

源
,

字习
、

工作又无去向
,

处于衣食无着
、

走投无路的境地
*

我们组织了
“ 被迫留法勤

工俭学学生团气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斗争
。

记

得我们住在荣升旅馆中的廖元磺
、

黄进一
、

傅昌巨
、

李坚伯
、

陈毅等同学
,

推举了陈毅

等为代表
,

举行记者招待会
,

或到报馆
、

或

拜访社会名流
、

或发出通电
,

揭露 了中法政



府迫害我们的罪行
,

要求各界人 士 主 持 公

理
,

募集捐款
,

联系进学校学习
,

等等
。

终

于在经过一段活动之后得到了上海工商学界

开明人士的同情
,

帮助我们解决了临时生活

费用问题
,

并找到了复旦大学
、

中国公学
、

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接纳我们继续学习
。

中国

公学允许免费
,

所 以
,

我和廖元瑛
,

在一九二

二年春
,

便进入了中国公学的商科去学习
。

中国公学设在上海吴淞
,

由私人开办
,

校长是张东荪
。

张在上海还办有
“

共学社
” ,

并主编上海的 《 时事新报 》
。

我入学不久
,

就听他讲演
,

说是他也主张社会主义
,

但是

却认为 中国现时尚旦
.

不能实行
,

只宜研究原

理
,

进行试验
,

然后再慢慢地以蚕食式的缓

进办法逐步实行
。

我记得他在 《 时事新报 》

上写的文章 中
,

表 明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
,

但却建议可以选择一块地方进行试验
。

这位

张校长
,

最喜欢学生们读他的报纸和听他那

一套说教
。

我当时虽然辨别不清他的反动用

意何在
,

却亦明显地感觉到
,

这 同我在法 国

时学到的共产 主 义 理 论
,

是 根 本 不 相同

的
。

大约过 了三
、

四个月
,

我们就想离开这

所中国公学
,

转学到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

去
。

一打听
,

它要收学费
,

这把 我 们 难 住

了
。

我想起 了在上海的湖南同乡聂云台
、

谭

延阎等人
,

他们有钱有势
,

何不借他们一臂之

力呢 ? 我们商定去找谭延阎试一试
。

那时
,

他在上海杨树浦提篮桥附近
,

有一所两层楼

房的公馆
。

我们到谭延阁公馆那天
,

正巧遇上他在

院里踱着方步
。

只见他中等个子
,

肥胖的身

上穿着缎子马褂和长衫
,

长方形的大脸上戴

着一副眼镜
。

我们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
,

着

重讲了我们想继续求学
, 为家乡父老争光耀

祖的愿望
,

请他给以经济援助
。

当时
,

他对我们态度很好
,

首先讲 了一

篇诗云子 曰之类的话
。

他 以古之仁人君子 自

恃
,

表示愿意给我们 以力所能及 的资助
。

他

是 清末 的翰林
,

平时好讲点学问装磺门面
,

也企图利用 同乡关系网罗人才
,

培植个人的

势力
。

加之我们 出国时
,

毛泽东
、

蔡和森等

曾找过他协助解决赴法路费等款项问题
。

所

以
,

他知道我们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些情

况
。

他答应一个学期可以分两次给我们支付

款项
,

负担我们的学费和宿膳费用
。

随后
,

他到房子里拿出 来 一 张 支 票
,

交 给 了 我

们
。

于是
,

我们高兴地同他告别
,

马上跑到

银行取出钱来
,

就进入了中法通 惠 工 商 学

校
。

我同廖元瑛在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学习了

半年之后
,

在一九二三年初春
,

临到开学前

夕
,

我们又去找谭延阁时
,

他却已到广州去

了
。

这时
,

弄不到钱
,

我们不仅无法入学
,

就连维持生活也成了问题
。

我想来想去
,

决定直奔广州
。

因为
,

当时的广州是孙 中山先生革命的

大本营
,

在人们心 目中是革命和 进 步 之 所

在
,

是可以 自由生活的地方
。

凡是革命的人
、

进步的人
,

都愿意往广州跑
。

我在跟随蔡和

森等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过程 中
,

虽然

学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知识
,

相信 中国必

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
,

但是还不懂得在中国

应该怎样进行革命
。

我只是有个要革命的强

烈愿望
,

而要革命
,

就要到广州去
,

这是我

当时的基本想法
。

同时
,

也因为谭延间已去

广州
,

我当时还 以为他是个先进人物
,

一定

会继续接济我们这些穷学生
。

我当时身无分文
,

又只身漂泊在上海
,

但是主意已定
,

就是徒步行走
,

沿路乞讨
,

也要奔向广州
。

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 路 吧
,

恰在 这

时
,

我再次遇到了胡意诚
。

胡意诚是长沙周

南女校毕业生
,

新民学会会员
。

:

一九二O 年

五月
,

我在上海等待出国赴法勤工俭学 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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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在我走向革

命的征途上
,

特另q是在我举目无亲的艰难时

刻
,

给了我以无私的援助
、

关怀和鼓励
,

我

永远难以忘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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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那位军官能说善讲

,

饶有兴趣地向我

介绍了许多广州的
盛

清况
。

·

他还很善意地关照
说

: “ 你要知道
,

在孙先生周围有两种人
,

一种是真诚的拥护者
、

追随者
; 一种是企图

升官发财别有用心的人
。

所以
,

你一定要小

心
,

不要上当
。 ” `

经过他一 番介绍
,

我对广州的形势和孙

中山先生的活动
,

有了初步的了解
。

同时
,

也使我感到兴奋偷快
,

并庆幸自己来广州的

行动
,

是做对了
。

宋庆龄试飞第一架国产飞机
_

到广州不久
,

我找到 了 谭延 阁
,

向他

说明了来意
。

他允诺我可以到湘 军 中 去 当

一名军官
,

但我已经打定主意
,

想 要学 习

飞行 ; 当一名空军驾驶员
。

谭延阁知道后
,

也不勉强我
,

便写了一封信
,

要我去找大元

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先生
。

当时
,

孙中山

大元帅府航空局
,

就设在广州东 郊 的 大 沙

头
。

我很快找到杨仙逸局长的办公室
,

呈上

谭延阎的信
,

说明了我的来意
。

杨先生亲 自

接待
,

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经厉
。

他耐心

地听完之后
,

高兴地鼓励我说
: “

你从上海

奔来广州
,

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
,
是有

志气的中国青年
。

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

技术
。 ”

他还对我说
: “

现时在航空局属下

只有一个 飞机制造厂 〔实际上是个修理所 )
,

要学习飞行
,

可以先到这个厂里当实习生
。

不久
,

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
,

那时你再入

学校去学习飞行
。 ”

我表示决心说
: “ 志在

飞行
。

从当学徒开始
,

也干 ! ’夕

他听了
,

高

兴地拍着我的肩头
,

爽朗地笑了
。

这样
,

一

九二三年春
,

我进入飞机制造厂当实习生
,

学习飞机发动机的维修技术和制造原理
。

这

是我从事航空事亚的开端
。

我在飞机制造厂
,

听到许多关于杨先生

的动人事迹
。

他是孙中山的同乡
,

青年时代

就读于美国夏威夷大学
,

热心于航空救国
,

在一次国际飞行考试中获得了万国水陆飞机



执照
。

学成归来
,

就在孙中山支持下创建革

命空军
,

组建了我国第一 个航空飞机队
。

为

了表示追慕孙 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志

向
,

杨先生把孙逸仙 (即孙中山 ) 的名字倒

过来
,

作为 自己的名字
,

才 叫做杨仙逸
。

他

曾率领数 十名青年
,

到美国纽约航空专科学

校学习飞行
。

还 向华侨募捐筹款购置 了十二

架飞机带回了广州
。

因而
,

受孙 中山先生的

器重和朋友们的赞赏
。

我还亲眼看到了杨先生在大沙头与其他

飞行人员合作
,

用从国外购买回来的设备和

部件
,

自行装配了第一架国产飞机
。

那架飞

机装配好之后
,

在大沙头飞机场试飞
,

孙中

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亲 自参加了试飞仪式
。

我们飞机制造厂的全体职工都停止工作
,

激

动地参观了试飞
。

我记得
,

那架飞机上只有两个座位
,

除

了飞行员之外
,

还可 以乘坐一人
。

试 飞时
,

孙先生大声间道
: “ 在场的诸君

,

谁愿登机

试飞 ? ” 可是全场肃静
,

无人应召
。

孙先生

环视众人一圈
,

微笑着
,

等待着
。

突然
,

站

在他身旁的宋庆龄女士出人意外地向前走了

几步
,

面对着孙先生说
: “

我愿意
。 ” 孙先

生凝视宋女士片刻
, 微笑着点了点头

,

表示

同意
。

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去
,

给她戴上飞

行帽和眼镜
,

她便端庄地走上飞机
,

坐在座

舱中
,

在众目注视之下
,

乘飞机起 飞了
。

那架 飞机飞上广州的晴空
,

在兰天上盘

旋 了几圈
,

做 了飞行表演
,

不久
,

即安全降

落了
。

大家拥上前去
,

就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

雄那样
,

热烈鼓掌欢迎和庆祝飞行员和宋女

士试飞成功
。

为了表达对宋庆龄 的 敬 佩 之

情
,

大家提议用她在美国读书时的英文名字

“ 乐士文
”
命名那架飞机

。

孙先生高兴地表

示 同 意
,

这 就 是
“ 乐士文 ” 号 飞 机 的 由

来
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
,

杨先生奉 孙 先 生 之

命
,

随师东征
,

讨伐陈炯明
。

当东征军到达

博罗县梅湖白沙滩时
,

因一颗水雷爆炸
,

他和

另 四名革命者
,

不幸遇难殉国、 广东省革命

政府为他立 了碑
,

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了
“
杨

仙逸先生墓
” 几个大字

,

以表彰其为革命事

业所建树的不朽功业和崇高的革 命 爱
、

国 精

神
。

杨先生殉难之后
,

接替他的也是一位华

侨
,

即陈友仁
。

陈是广东顺德人
,

四十多岁

了
,

但不会讲 中国话
,

只能说英语
。

他的英

文名字叫
“ 叶夫根尼

·

陈
” 。

他与华侨有很

广泛的联系
,

极为同情孙 中山的革命事业
。

但他本来并不懂航空
,

他当了航空局长时
,

曾有一位苏联顾问协助他处理航空事宜
。

顾

问名叫李糜
,

是联共 (布 ) 党员
,

犹太人
,

会讲流利的英
、

德
、

俄三种语言
。

他们二位

也非常关心革命的航空事业
。

我曾多次看到

他们来飞机制造厂视察
。

这个 飞机制造厂
,

名 目很大
,

实际上是

个维修所
。

厂 内只有杨先生通过朋友从美国

买回来的十儿架水上飞机
,

其中有几架教练

机
,

有一架可乘五
、

六个人
,

还有一架可乘

十几个人
。

这些飞机停落在大沙头附近的水

面上或机场里
,

曾引来许多人士的参观和赞

叹
,

都为革命能有这些飞机而感到宽慰和 自

豪
。

制造广约有一百多人
,

其中有两名美国

工程师
,

几位德国和俄国的技术人员
,

还有

十儿名朝鲜人
。

丁
一

子的规模虽然不算大
,

_

却

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单位
。

这说明国际朋友

们对 中国革命的热情赞助和支持
,

也说明孙

中山先生确实具有网罗 国际人才为我所用的

宽广胸怀
。

我记得
,

美国的两名工程师具有很突出

的实干精神
。

他们在教我们学飞机发动原理
、

修理维护飞机的技术
,

并且亲 自 动 手 操 作

时
,

总是特别热心
。

在工厂所有的飞机中
,

有两架是美 国杰尔底斯工厂出产的
,

每架是

四十五马力
,

时速为九十公里
。

这在当时就



粼麟耀严卿云
_

淤篙黔肇餐;
。

舞犷炸
泰下和金震经常和我一起干 活

,

逐 渐 熟 悉

了
, 一建立了真挚的友谊

,

我们成了非常要好

的朋友
。

-

赫纷段黯慕霖茹缭莽黔黔
别感到兴 奋的

,
:

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下旬国民

党
“
一大

”
期何

,

我们制造厂的职工
,

曾两

次列队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
,

并亲

耳听到孙中山先生热情洋溢的演瞬
。

我从会

议主持人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中
,

知道了

国共已绎合作的消息
,

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
~

的伺情和束持
。

因而使我受到了极大鼓舞
,

甚至觉得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
,

似乎是马上

就摹成功了
。

一 在第二次参加庆祝国民党
“ 一大

”
召开

_

的群众大会之后
,

当我们唱着
“ 打倒列强

、

徐军阀
”
的革命歌曲

,

回到大沙头飞机制造

厂 时
,

却被惊呆了
。

工厂那栋最大的厂房和

旁边搭起的一个大棚子
, 被陈炯明派来的特

务倏探放火烧毁了
。

一

厂领导从大沙头附近的水族人家那儿
,

租来了几只大船
,

作了我们的临时宿舍
,

生

活了半年的时间
,

直到我们在大沙头之尾
、

邻近东中皿西侧
,

找到了一所 旧房子改建的

宿舍
,

才离开那些水族人家的船只
。

_ 一

在船上居住时
,

曾为纪念列宁逝世举行

过 / 次隆重的追悼会
。

当时的纪念活动
, 一追

述了列宁在人类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

用
*

表达了人们对列宁的崇敬心情
。

这对我

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
,
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关

于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
。

一
_

一九二四年的三四月间
,

在 飞 机 制
一

造

厂内
,

曾有过广泛发展国民党员的活动
·

有

一天
,

厂里的领导人给了我一张加入国民党

的志愿书
。

他说
,

我们在广州革命政府属下

工作的人员
,

都要加入国民党
,

.

为孙总理的

三民主义
,

精城团结
,

共同努力
。

我当即填

写了这张表格
,

加入了国民党
。

加入国民党之后
,

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斗

争
,

就是镇压商团叛乱
。

一九二四年夏天
,

广州商团以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 廉 伯 为 头

子
,

组织武装队伍
,

准备推翻孙中山大元帅
·

府
,

另立商人政府
。

商 团居然从国外购买了

大批军火运进广州
,

还同佛山地主勾结
,

散

布传单
,

策动罢市
,

说是广州马上就要
“
共

产
” 了

。

他们实际上是在煽动反对国共合作

的反革命情绪
。

他们的势力越闹越大
,

竟然还

选了个军阀李福林当所谓
“
市长

” 。

听说他

们把捕去的革命人士割下头来
,

碎尸数段
,

丢进水里
,

或沿街示众
。

恰在这时孙中山已

离开广州去韶关指挥北伐进军
。

在这种情况

下
,

我们飞机制造厂的人非常焦急
,

很怕商

团武装冲到大沙头来
,

抢夺或毁坏飞机
。

大

家便 自动组织起来
,

分班 日夜轮流站岗防备

商团袭击
。

过了十多天
,

孙 中山先生指挥革

命军队向
_

商团武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
。

经过

半夭激战
,

就把商团军全部粉碎
。

这次镇压

商团叛乱
,

主要是黄浦学生军的力量
。
我们

飞机制造厂
`

的人也参加戒严
,

搜查坏人
,

保

卫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
。

在镇压商团叛乱之后
,

我就离开飞机制

造厂
,

被派到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学习飞行

去了
。

(未完待续 )


